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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作为一切事物的基本存在形式，自然也

是小说的基本存在形式，更是小说的重要表现对

象之一。 本文将主要在后一层面上讨论空间因素

在古代小说中是如何被表现，以及其各种表现形

式的文学功能是什么。 从以往的小说研究与小说

理论来看，时间问题显然受到更多的关注，空间问

题则相对被忽略了①。 但最近三十年来，古代小

说空间问题的研究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出现了一

系列重要成果。 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首先，是以日本学者妹尾达彦、中国学者朱玉

麒等人为代表的对唐宋都城地理空间与小说人物

塑造、情节安排之关系的研究②，是从历史地理学

角度去解读有关的唐宋小说文本，并对小说在地

理空间设置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其
次，则是以刘勇强教授等人为代表的对中国古代

小说空间地域性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揭示，并进

而探讨地域性空间对于小说叙事的多重意义；第
三，则是以美国的浦安迪、中国的韩晓与鲁德才等

人为代表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空间叙事特征的比较

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 这些都成为本文讨论的基

础与出发点。
对于小说的“空间”这一概念，从事上述研究

的相关学者有人做出了明确界定，有的则未作界

定，但从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具体运用来看，大致不

出以下两类：一是视“空间”为地理空间，包括自

然景观与人文环境（后者如建筑物、人工的风景

区等），也包含被人为赋予这些空间因素的人文

意义，但总的来说，是倾向于在物质性的层面上使

用“空间”这一概念；另一种情形则是视小说空间

为综合性、整体性的场所，包含自然景物、社会环

境与人类活动等诸多因素。 这后一种做法虽然自

有其特定的理由与优越性，但在具体研究中很容

易使研究对象普泛化，并与其他因素纠缠不清的

困境，故此本文将主要采取前一种空间概念，即视

空间为立体的物质性存在，同时也包括蕴含其中

的文化内涵。 这意味着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

说的艺术世界中，空间都是指具有很强独立性的

物质性场所，是一切物类（首先是人类）活动的物

质载体，其他的任何人文内涵也都必须通过这一

物质载体来加以体现。 这样就把空间因素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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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整体中抽离出来，视之为跟人物并列的相

对独立因素，然后再去考察其与小说其他因素之

间的联系，这样做，既可以突出空间因素对于小说

的高度重要性，也能把很多与空间相关的重要问

题凸显出来。
可以说，空间因素会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小说

之中，因此谈论小说“空间”的有无并没有太多的

实际意义。 我们需要讨论的首先应该是小说“空
间感”的强弱与造成这一差异的技巧因素。 据国

外有的学者指出，在人类的想象中，空间范畴占据

主导地位①。 在读一篇小说时，我们将会迅速根

据作者所提供的空间因素来形成小说的空间感，
而这种空间感的强弱也必然会与小说的题材性质

以及空间的表现技巧有关。 应该说，六朝志怪的

大部分篇目（只能以今天所能看到的文本形态而

言）因为只粗陈故事梗概，包含的空间方面的细

节很少，空间感大都是比较薄弱的。 就以有的学

者认为包含空间叙事的著名的《三王冢》（出自曹

丕《列异传》）为例来分析：其中明确提到的空间

因素只有“南山之阴” “北山之阳” “南山之松”
“屋柱”与“朱兴山中”，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对关

系则未作任何交代，也没有任何能呈现空间感的

其他具体细节，因此这篇小说很难说包含了空间

感，至少空间感是极其薄弱的。 而从这篇小说的

情节来看，其中也发生了空间转换，即从干将、莫
邪的家到朱兴山中，再到楚王宫中。 但这“空间

转换”其实还不如说是“地点转换”，而不包含任

何细节描写的“地点”是无法形成立体空间感的。
六朝志怪的记录者们显然没有有意识地要去交代

故事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类似《三王冢》
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无烦多举。 但在六朝

志怪中，存在“洞窟传说”这一特殊题材类型，却
天然地容易形成强烈空间感，比如被收入《搜神

后记》（据说为陶潜撰）的《桃花源记》与《袁相根

硕》、收入《幽明录》的《刘晨阮肇》《黄原》与洛中

洞穴故事②，都对主人公所进入的山林洞窟环境

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写，各空间因素之间的位置

关系也交代得很清楚，从而形成了强烈空间感，小
说又让人物在这一空间中活动，活动的方式与路

线也受到这一空间具体特点的限制。 也就是说，
空间与人物活动之间的具体关系被有效地呈现出

来了，从而显示出空间自身的重要意义。 此外，还
有一些讲述人类进入神界、仙境与地狱的故事，如
张华《博物志》中著名的“八月槎”（海边人乘槎到

天河看见牛郎织女）故事、南齐王琰《冥祥记》中

著名的赵泰入地狱故事、隋代（或唐初） 《八朝穷

怪录》中的萧总巫山遇神女故事等，也同样因为

题材的原因而自然具有了很强的空间感，而且从

萧总故事还可以看到空间描写有趋向自觉化与文

学化的迹象，如其中写到萧总清晨告别神女的情

景：“一夕绸缪，以至天晓。 忽闻山鸟晨叫，岩泉

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见烟云正重，残月在

西”，这样的描写不仅空间感很强，而且调动了

声、色、光、影描写等各种手段来造成蕴含空寂、惆
怅之情的空间感，形成清丽优美的意境，这已经不

是六朝志怪自发的简单空间描写所能比拟的了。
从六朝志怪空间形态的基本情况来看，似乎超现

实空间或者虚构性空间的空间感要更强一些，这
或许是因为这类空间非一般人所能经历或想象，
因此需要刻意加以细致描写所导致的结果，这一

结果也决定了此后中国古代小说的超现实空间将

始终与现实性空间相伴相随，成为古代小说空间

形态的重要特点。
进入唐代以后，随着小说自觉创作意识的大

大加强与小说篇幅的增长，小说的空间描写也变

得更为自觉，描写的技巧也更加高明，空间真正成

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要素。 这只要举出《古镜

记》《补江总白猿传》 《枕中记》 《任氏传》 《柳毅

传》《南柯太守传》 《李娃传》 《莺莺传》 《无双传》
《东阳夜怪录》 《虬髯客传》等一系列唐代小说的

名篇（这类作品的数量当然远不止这些），想一想

其中的空间感是如何被以复杂多变的高超手段鲜

明地构造出来就足够了。 从整体上来看，唐代小

说在空间表现上的最重要变化便是普遍地出现了

①
②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 ４９ 页。
这个洞穴故事在刘义庆《幽明录》与殷芸《小说》中各记载了一则，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均见于《太平广记》卷一

九七“张华”条。 可参看张国风：《太平广记会校》第 ７ 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９２６—２９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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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而广阔的生活世界：这里有国际性的繁华大

都市长安和洛阳，包括其坊市格局、官僚平民住

宅、寺庙道观、著名风景区以及处于其中的具体生

活场景，都被活生生地、全景式地表现出来了，让
人仿佛置身长安街头，感受到这一空间中全部组

成因素的形状、颜色以及彼此的位置与距离，这一

方面的典型例证可以举出《任氏传》《李娃传》《霍
小玉传》《无双传》《华州参军》等篇，像《李娃传》
与《华州参军》的故事情节跟长安地理空间的血

肉联系，在妹尾达彦和朱玉麒两位学者的论文中

已经有过十分深入的分析，这里无须赘言了。 而

在大城市之外，众多的地方州府、广大的乡村山野

也同样以非常完整的、相互联系的形式进入了唐

代小说，这里只举著名的谐隐精怪小说《东阳夜

怪录》为例略加说明①：邹鲁书生王洙赴长安赶

考，在荥阳的客店遇到彭城秀才成自虚，听到他所

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成自虚在一个冬天的傍

晚到达渭南县附近的东阳驿时，遇上大风雪，迷了

路，天也黑了，他只好闯入道边林中的一座破庙暂

避风雪，跟一伙精怪黑灯瞎火地聊了一夜。 天亮

时才看清破庙的大致情形，出到外面村里，又看到

有老人“晨兴开径雪”，他精神恍惚，跑到赤水店

跟童仆会合。 可以看到，这里的空间感是十分辽

阔、充实和完整的，虽然主要的故事发生在一间破

庙里，但破庙周围的空间仍然是广大而具体的，是
处在一个内部联系广泛的更大空间里。 我们不妨

认为：唐代小说里开始出现了一种“大空间感”，
这是从广泛联系的角度、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予

以呈现的有机空间，纵使其中着重表现的主要空

间仍然只是局部的，但仍然让人真切地感到其外

围存在着整个时代的广大空间。 如果用更简明的

方式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我们会感到唐代小说

的作者们既置身于城郭乡村之内，也翱翔于高空

之上，看到了更广大的区域，并把这种空间感表现

在小说里。 这里笔者对唐代小说空间的概述只能

提供基本的空间轮廓，而小说中是包含了大量丰

富生动的空间细节描写的，这些描写其实更能说

明唐代小说空间感的形成技巧，但这里不能再作

更详细的说明了。 正因为唐代小说普遍具备了这

样一种“大空间感”，其空间要素才足以成为具有

独立价值的艺术成分，从而可以跟情节、人物、主题

之类的要素相提并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

说，唐代小说的空间叙事已经完全成熟了，并且奠

定了此后中国古代小说空间叙事的基础。 而从空

间叙事成熟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唐

代小说跟其母体史传文学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

同：一直以来，史传文学都是很不注重空间感的营

造的，其中虽有大量地点的转换，但几乎未能形成

空间感，而从唐代小说开始，小说这一文类的空间

感越来越强，形成空间感的技巧也越来越复杂了。
此外，从唐代小说开始，一些特殊的空间形式，诸如

仙境、梦境、幻境、天界、地府等各类超现实空间形

态，也相应地获得了更完备、更独立的形式，对这些

空间类型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一些研究，其未

尽之意本文将在后面相应部分加以讨论。
唐代以后，古代小说空间感与空间表现艺术

的重要变化应该是跟白话长篇小说的出现紧密相

关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大变化是小说的

空间感变得更加辽阔、更加立体，出现了《西游

记》《封神演义》 《西游补》 《女仙外史》 《绿野仙

踪》《镜花缘》这一类“上天入地下黄泉”、囊括六

合三界以至海外异域广漠时空的小说空间类型，
这可以说是对唐宋以来此类小说时空形态的集成

与扩张，基本上已经达到空间广袤程度的极限，要
想再有所变化已经不太可能了。 这里需要格外提

出的乃是《西游补》一书，是把梦幻空间与上述其

他空间形式相叠加而形成的独特亚型，具有特别

的小说史意义。 其次，可以看到的重要变化则是

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林兰香》这
一类以大家庭家庭空间为核心空间形式的小说空

间类型，这是以往的小说中所未曾出现过的，也是

短篇小说所无法容纳的空间类型。 而且，在这些

家庭空间之外，也围绕着十分广阔的生活世界，其
基本特点我们从唐宋小说里已经领略过了，但其

细腻与深刻的程度则远非唐宋短篇小说所能相

比，《金瓶梅》便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西门庆

① 其他的例子还可举出《古岳渎经》《谢小娥传》《无双传》《申屠澄》（《太平广记》卷四二九，出自《河东记》）《张
直方》（《太平广记》卷四五五，出自《三水小牍》）《孙恪》（《太平广记》卷四四五，出自《传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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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宅空间之外围绕着由清河、东京与扬州等诸

多城市构成的更广大的空间，而且这些空间都跟

小说的人物与情节发生了紧密联系。 在明清时

代，小说空间形态所发生的第三个重要变化则是

空间因素形式化、主题化的趋势变得更为明显。
这在《西游补》《金瓶梅》《豆棚闲话》《聊斋志异》
《红楼梦》 《品花宝鉴》 《花月痕》 《海上花列传》
《何典》等作品中表现得比较典型，我们可以看

到，在这些小说中所出现的空间往往已经成为基

本的结构性因素，同时也具备了强烈的象征性意

味，表达出复杂深刻的主题思想。 比如《豆棚闲

话》中贯穿始终的“豆棚”这一空间，就把全书十

二篇短篇小说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豆棚”也

成为众声喧哗、各种不同思想观念交锋的公共场

所①。 而《金瓶梅》 《红楼梦》 《品花宝鉴》 《花月

痕》《海上花列传》这五部在艺术上有明显前后传

承关系的长篇作品则都有将空间形式化而使之成

为结构手段的共同特点，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其

中的家宅园林空间既是独立的艺术形象，同时也

是基本结构手段。 《金瓶梅》的评点者张竹坡已

经明确指出作者对西门宅第（包括花园）的描写

就是为整部小说立定“间架”，以提供人物活动与

故事发展的场所，并特意概括出其宅第的具体构

造②，这一现象在古代小说空间表现与研究史上

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金瓶梅》的空间描写

的形式化与结构意识还不是特别自觉的话，“深
得《金瓶》壸奥”的《红楼梦》则可谓是十分自觉地

精心设置了大观园这一高度形式化、结构化与象

征性的园林空间，来容纳众多的人物与故事，并蕴

含着深刻的主题。 评点家们对这样的艺术匠心也

同样心领神会，这从脂砚斋与护花主人等人的评

点便可以看出来③。 此后《品花宝鉴》中的“怡

园”、《花月痕》中的“寄园”和“愉园”、《海上花列

传》中的“一笠园”便都是仿照大观园而设置的结

构性空间，而它们又因为或多或少都带有强烈象

征意味，有助于深化主题的内涵，因此也可以被视

为“主题化空间”④。 这样一种空间类型的出现

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变化。
以上主要追述空间作为表现对象在古代小说

史上的形态变化。 而空间作为小说中比较固定的

因素，其性质与格局一旦确定，往往会对情节、人
物、主题甚至艺术构思等其他因素发生各种影响。
但是，作者的现实空间经历、作者对小说空间的设

置以及小说情节与人物跟空间设置之间的相互关

系究竟如何？ 这些问题更多地属于创作实践层

面，从研究者的角度不太容易做出回答，但是结合

古代小说史的实际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些问

题进行初步探讨。 从古代小说空间跟现实生活的

关系来看，我们首先可以将其分为真实空间、虚拟

空间与混合空间三大类，这三类不同性质的空间

对情节与人物的制约是各不相同的。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纯现实题材与故事的

比重应该是很少的，但不管是在现实或非现实的

题材与故事中，真实空间的比例却是极大的，比如

六朝志怪、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所讲述的大量荒诞

故事几乎无不发生在绝对真实的空间里（妹尾达

彦等人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现实

性很强的故事自然更会拥有真实的空间背景了。
已有的研究均指出：采用作者与读者都熟悉的空

间背景来叙述故事可以让读者或听众感到亲切，
也可以让作者更便于表达自己特定的情感获得极

大的创作自由，并激发出创作灵感，这是任何人都

可以理解的创作心理，也是被很多后代作家的创

作经验所证实了的基本原理。 另外，真实空间与

荒诞情节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也是这一类小说

①

②
③

④

参见刘勇强：《风土·人情·历史———〈豆棚闲话〉中的江南文化因子及生成背景》，《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参见张竹坡评《金瓶梅》“杂录”，济南：齐鲁书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７ 页。
参见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第十七回评语，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１９８７ 年版。
以及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之“大观园图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主题化空间”这一说法借自前揭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章第六节“内容与功能”的相关说

法，第 １０９ 页。 但本文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只用以指能直接参与主题表达的空间类型，跟其原始含义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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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追求的特殊艺术魅力①，唐代小说在这一方面

表现得尤为突出。 但是，当唐宋时代的作家把众

所周知的空间场所设置为小说背景的时候，也必

然受到这些无法变易的空间因素的制约。 如《任
氏传》《李娃传》 《霍小玉传》与《无双传》这些小

说中人物的活动与情节的发展就不得不受制于唐

代长安城（以及其他城市）严整的坊市制空间格

局的影响，对于《李娃传》等文诸位时贤都已作过

详细深入的讨论，这里先就《无双传》作简要分

析：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王仙客的舅舅刘震任尚

书祖庸使，地位很高，故其宅邸位于长安东南部官

僚住宅比较集中的新昌坊，当姚令言兵变发生时，
天子从宫城的苑北门逃跑了。 刘震奔回家中，让
王仙客押送金银财物从长安城西北角的开远门出

城，找一“深隙店”住下，等他带着无双等人前去

会合。 据历史学者的研究，长安城西北角的坊市

比较冷清，出城之后则比较荒僻，居民也比其他地

方要少，刘震作为容易受人注意的达官，且携带巨

额财物，选择西北门外偏僻的客店作为临时藏身

之所是十分合理的。 但当刘震自己带着家人从长

安东南的启夏门出城时，还是被人认出，未能出

城。 王仙客在西北方向的客店中等到天晚不见刘

震前来，只好“秉烛绕城至启夏门” （即从长安城

外的西北部绕着外城墙一直转到东南部），去打

探刘震的下落。 这一段情节就完全遵循长安城真

实的地理空间来安排，人物的行动显然受制于空

间的格局与特点。 此外，《任氏传》中写到郑六清

晨从任氏宅中离开，因为坊门尚未开启，只好坐在

卖饼胡人的店铺门口等候，跟店主闲聊，因而得知

了任氏的真实身份。 晚唐小说《飞烟传》的空间

背景设置在河南府治洛阳，其坊市制跟长安一样，
故此我们看到武公业夜间去府署值班时，飞烟就

能放心地在自己的闺房跟赵象幽会。 后来当武公

业察觉二人私情准备捉奸时，他假装“如常入直，
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匐）而归”，将正要

私会的二人当场拿获。 这样的情节安排就完全受

制于洛阳城严格的坊市制与宵禁制度的约束：武
公业如果真的去值班去了，那么在街鼓响起、坊门

关闭之后，他是无法翻越重重坊市之间的高墙回

到自己家里的。 而从飞烟这边来看，直到第二天

清晨宣告坊门开启的晨钟敲响之前，她跟她的情

人都会是绝对安全的。 但武公业同样也利用这一

坊市管理制度给人造成的麻痹心理抓住了这一对

情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既要把故事设置

在这些众所周知的空间里，就不得不在这种空间

特点的约束下来安排情节，除非他将其中人物都

变成昆仑奴、聂隐娘之辈能飞檐走壁、凌空飞行的

豪侠，否则便无法摆脱这种空间的束缚。 但类似

唐代坊市制的城市管理制度在宋以后就逐渐消亡

了，因此在宋元明清的小说中我们就很少再看到

类似的情节出现了。 但在宋以后的白话小说中则

出现了范围更为广阔的全景式的真实空间，这样

的空间背景同样也对努力遵循真实性原则的小说

造成了影响。 比如著名的宋人小说《碾玉观音》
就是把人物的行动安排在临安、潭州湘潭县、建康

府等相距遥远的空间中，以致信息难以互通，从而

造成离奇的故事情节。 朱玉麒教授正确地指出这

一故事滥觞于温庭筠的《华州参军》，这说明远距

离空间阻隔造成特定故事情节的情况在唐代就已

经出现了。 只不过到了明清长篇小说中，这种情

形变得更为普遍了。 而当明清小说包含大范围地

理空间时，作者如果还要严格遵守空间真实性的

原则，那么他就必须具备丰富而准确的地理学知

识，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自然莫过于《醒世姻缘

传》《儒林外史》 《荡寇志》 《老残游记》这些小说

的作者了。 然而，大范围、远距离真实空间对作家

创作的制约有时会表现得过于强大，以至于作者

会时不时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时便不得不求

助于能够克服空间障碍的超常人物，比如《水浒

传》里著名的神行太保戴宗，能够日行八百里，旬
日之间就能往返大江南北，传递紧急军情；还有

《荡寇志》里的“戴宗式”人物康捷，也是出于同样

的原因而设置的。 而《西游记》里一个筋斗云十

万八千里的孙悟空虽然活动在神话世界里，但他

这一特殊能力的拥有自然也是为了克服空间阻

隔，以便不违背基本的空间真实感。 这些情况的

出现都是因为小说的空间背景设置得过于辽阔浩

渺，但又不能任意地违背基本地理常识，便只好委

① 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侯晓晨的未刊论文：《唐传奇地理空间设置及其文本功能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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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其中的人物成为不受空间制约的超人了。 此

外，大范围空间背景往往会涉及众多的地域场所，
如何让这众多的地域空间自然地被呈现出来并发

生联系，也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仍然

是利用人物的活动，必须让人物在各个地域之间

移动并逐步地发生关联，通过人物的联系把分散

的地域也关联起来成为统一的空间，并表达特定

的意义，比如《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就是采用了

这一方法，让各路英雄与众多读书人从不同地域

逐步地集中到一个地点，期间发生各种人际纠葛，
形成人际关系的网络，同时也就把那些分散的地

域连接起来，显示出人们其实是生活在同一个空

间里，众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也并无不同。
所谓“虚拟空间”则是与上述真实空间相对

而言的，其中还可以再分出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

间，但这二者都是出于作者的艺术虚构。 混合空

间则同时包含真实空间、现实空间以至非现实空

间，在此可以与虚拟空间一并讨论。 在古代小说

中，包含纯粹虚拟空间形态的小说并不多见，以笔

者所见，能举出的大致有《西游记》 《封神演义》
《西游补》 《镜花缘》 《何典》这几种，其中《西游

补》与《何典》的小说空间属于纯粹非现实性的虚

拟空间类型（《西游记》等作品中虽然出现了长安

等真实地点，但只是个符号而已，不能增加其真实

性），《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等数种作品的小说

空间则属于兼具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虚拟空间类

型。 混合空间类型则比较常见，从六朝隋唐小说

直至明清小说都不乏其例，如《续齐谐记》中著名

的“阳羡书生”、唐代的《枕中记》 《南柯太守传》
《杜子春》《张佐》《薛伟》《柳毅传》《灵应传》等大

量篇目、明清的《金瓶梅》 《红楼梦》 《女仙外史》
《绿野仙踪》等等①，其小说空间都可以归入这一

类。 虚拟空间跟前文所述的真实空间相比，虽然

可能不再是作者所熟悉的生活世界而对创作会有

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因此而摆脱了真实空

间的约束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比如《西游记》
可以无限制地增加更多的虚拟空间以容纳更多的

故事段落，曹雪芹也能够更自由地考虑大观园这

一空间的具体布局如何能够更好地为人物活动与

情节发展服务。 当然，大观园这一具备很强虚拟

性的空间跟人物活动、故事情节之间的相互关系，
比唐代城市坊市制对人物、故事的单纯制约关系

要更为复杂一些：我们可以设想，曹雪芹自然会尽

量根据其创作需要来设置大观园的空间格局，但
这一格局一旦在小说的第十七回确定之后，此后

的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便不得不受其制约，除非

一切细节都已经在此之前精心安排好了。 至于

《西游补》与《何典》这一类完全非现实性的虚拟

空间则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不受什么限制了。 包含

混合空间类型的小说的艺术特点在鲁德才与韩晓

各自的论著中已经有过很有见地的讨论，这里只

补充说明两点：一是在这些小说中普遍包含类比

结构，以表现不同空间在时间尺度、思想情感、价
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如《枕中记》
《南柯太守传》《张佐》《西游记》《红楼梦》等无不

如此。 其次则是在《阳羡书生》《张佐》 《西游补》
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姑且名之为“悖论空间”或

“扭曲空间”的奇特空间形式：比如《张佐》的主人

公薛君胄竟然在梦中进入了从自己耳中出来的一

名童子耳中的兜玄国（该童子也进入了兜玄国）。
而《西游补》则融过去、未来、天庭、地府等不同时

空维度的空间于孙悟空之一梦，并且构造出万镜

楼、六十四卦宫等多重空间形式。 这便使小说具

备了一种虚玄奇幻的色彩，不但有助于表达更复

杂、更深刻的主题思想，更是对小说艺术形象领域

的重大拓展。
从小说空间叙事这一角度出发，还有不少问

题都值得探讨，比如空间因素如何制约叙事视点

的选取（如《无双传》《水浒传》《蒋兴哥重会珍珠

衫》等）、如何具体地决定某些情节的发展方式

（如《莺莺传》、《三国演义》、《型世言》第六回、
《无声戏》中的谭楚玉和刘藐姑故事等）、如何利

用空间的具体地点与地形来表达象征意义（如
《三国演义》的落凤坡、《红楼梦》中的三生石、大
荒山无稽崖、太虚幻境、凸碧山庄、凹晶溪馆之

类）等等，都有探讨之必要，但因为篇幅所限，都
只能留待另文申论了。

① 《张佐》出自《玄怪录》，见《太平广记》卷八三；《薛伟》出自《续玄怪录》，见《太平广记》卷四七一。




